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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三十一摄氏度“泼水成

冰”，这对军人来说，是偶然还是

常态？

“任凭雪花把自己覆盖”，是

雪地里的浪漫还是练兵场的残

酷？

远赴东北的记者，如何讲述

这寒冷彻骨而又热火朝天的训

练？

走在记者身后托起她背包的

那名上士，经历了怎样的冬训一

天？

扫描二维码，跟着军报融媒

体记者到“雪深不知处”的茫茫雪

原去探险，用镜头撕开雪做的大

棉被，体验一回极致的寒冷和极

致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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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前走一步，我

就能跟一步”

站在雪野之上，瑟瑟发抖的我恨不
得把整个人都缩进大衣里。手机电量几
分钟就锐减了一半，挣扎着用最后的能
量显示出一个冰冷的数据：－31℃。

对于这样的寒冷，站在“山猫”全地
形车旁的女兵王琳莎显得十分“适应”。
在她的记忆中，2016 年的冬天才是她
“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那是一次为期 4天的雪地行军。出
发前，王琳莎右脚踝受了轻伤。战友让她
请假，王琳莎想了想，还是选择了出发。

队伍像一条素色飘带，在林海雪原
间划过。排长葛芳，走在队伍最前面。

回头一望，蜿蜒起伏的人影中，王琳
莎的身子晃了一晃。

似乎有点儿不对劲，但葛芳没有时
间多想。这一次，女子特战分队是全旅

的“先锋队”，不仅要打头阵“蹚雪”，还要
在茫茫雪野上迅速判定、规划出适合大
部队走的路线。

此时的王琳莎，仍和队伍一起保持
着行进的节奏。谁也看不到面罩之下，
这个90后小姑娘痛苦的表情。

夜色将队伍完全吞没，部队在规定
时间内到达了集结地。

葛芳卸下背囊，快速奔向王琳莎。
胳膊被排长挽住的瞬间，王琳莎抬

起了头。她长长的睫毛早已凝结了冰
凌，脸上甚至还有两道冰冻的泪痕。

看见葛芳，王琳莎咧嘴笑了：“排长，
我没事。你向前走一步，我就能跟一
步！”

救护车上，军医小心翼翼地脱下王
琳莎的袜子。那一刻，围在车下的女兵
们眼眶都红了——她右脚跟的皮肤已经
完全被磨掉，渗出的血水混着冰碴粘在
肉上。

王琳莎没说话，一仰头，“把眼泪倒
了回去”。

这个场景，让营长徐忠海“心里被狠
狠揪了一把”。这群平日里的“爱哭鬼”
“小丫头”，让他这个已经在练兵场磨砺
得有些冷酷的老特种兵“居然眼眶也热
了”。
《红楼梦》写道：“女儿都是水做的骨

肉。”

“水做的骨肉”，并非只有似水柔
情。在严苛的环境下，水亦可为雪，亦可
为冰，亦可冷静与坚强。

“我们不知道及格线

是多少，只看最好最快的

那一个”

“砰、砰、砰——”枪声，打破了雪野
的寂静。

47 环！女兵李婷不满意地摇了摇
头。显然，寒冷影响了她的射击成绩。
李婷将自己现场总结的射击心得告诉身
边的战友。

湖北女孩李婷，有着 1 米 78 的高
挑身材，但男兵们嘴里谈论更多的是她
的本领高——她一举拿下全旅手枪射击
比赛桂冠，成为全旅官兵眼中的“明星”。
“我的偶像是柳德米拉·帕夫利琴

科。”李婷颇为骄傲地说。
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二战中苏军

著名女狙击手。李婷希望成为一名像她
一样优秀的狙击手。
“我们体能和爆发力比不上男兵，但

女兵有细心、耐心……”李婷狡黠一笑。
营长徐忠海说，训练场上，女兵享受

不到任何“特殊照顾”，天气再寒冷，基础
训练课目一样都少不了——男兵扛的圆
木，她们一样要扛；男兵举起的弹药箱，
她们也一样要举过肩头。就连犯错误受
到的惩罚，都不会因为是女兵而减少。

特战女兵佟传蕊入伍之前，从来没
有坐过飞机。到部队第二年，她终于坐
上直升机，“飞到天上去看了看”。

只是，当她正陶醉于天地壮美时，伞
降教员一声令下，她就从机舱跳了出去。
“第一次坐飞机，就要跳飞机！”眼前

这个开朗的小女生笑着说。
“既然是特种兵，不管男女，伞降都

得训！”旅政委马宝川这样说。2016 年
春暖花开时，特战旅伞训场上，第一次迎
来女兵。
“我是有‘血’的教训的。”佟传蕊捋

捋自己的短发，不好意思地说。
叠伞是伞训中的一个重点环节，如

果伞叠不好，穿伞绳的误差过大、伞衣包
裹不紧等，都可能导致开伞不正常。在
叠伞过程中，队员们必须脱鞋、穿干净袜
子在平整的垫布上行走排查，一个小石
子，甚至是一根枯草，都可能在高空中将
伞衣撕破。

一直都很细心的佟传蕊，那天犯错
了。
“佟传蕊！”
“到！”
“抱伞包，绕场一周跑！”
佟传蕊抱起刚叠好的伞包，正准备

穿鞋跑步，又被教员制止了：“光脚跑！”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谁都没有想

到，教员对男兵女兵的惩罚一视同仁。
伞训场中间夹着一段石子路。“那真

是钻心的疼！”佟传蕊也不记得自己是怎
么跑完的，只记得额头上渗出的汗，脚底
扎心的疼，以及脑海中对自己的提醒。

从 800 米高度扑向大地，特战队员
的生命是用秒来计算的。一旦发生意
外，“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每一个特战女兵
的脑海里。她们知道，能有跳伞的机会
何其不易；她们知道，任何小错误都可能
致命。

伞训那段时间，佟传蕊和战友的双
手上，裂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口子，“洗个
脸都能划伤自己”。

在女飞行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离地三尺，不分男女。对于女特战队员
来说，戴上头盔的那一刻，握紧枪的那一
刻，踏上直升机的那一刻，她们所有的训
练标准都与男兵调至同一刻度。

女子特战分队刚成立时，因为没有
先例，训练课目的标准，都是参照男兵来
制定的。

征询意见时，女兵们把训练标准说
得更干脆利落——
“我们不知道及格线是多少，只看最

好最快的那一个。”

“ 一 个 人 可 以 走 很

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

远”

雪地行军，李婷看到有战友摔倒，伸
手拉了他一把。
“谢谢哥们儿！”站起来的男兵看都

没看就说了一句。下一秒抬头，发现眼
前站的竟然是个女兵，他有些尴尬了。
“没事，快走吧，哥们儿！”李婷豪爽

地回答。对于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迷彩服
的特战女兵来说，这样的事情，她们早就
习以为常。

一位作家这样描述雪：“雪下得越
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

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
近。”

2017 年 10 月，一场提前到来的小
雪，让特战旅的特战女兵第一次融入了
特战男兵组成的突击队伍，进行两天两
夜的战术综合演练。

6名女特战队员、6名男特战队员一
起编组。这个“成分复杂”的战斗小组，
起初让别的组瞧不上眼。这是特战旅组
建以来，首次男女兵协同作战。

从一进入演练场，气氛就变得异常
紧张。眼前的一条条皮划艇，让 6名女
兵面面相觑：这哪里赢得了？

虽然操舟有男兵相助，可李贺余光
一瞥，发现有几队男兵已经上岸。

进入山林地，训练课目又让佟传蕊
和李婷“吃了一惊”：寻找附近的伤员，进
行简单处置后送。
“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右腿已经

‘没了’，血肉模糊。”李婷皱眉描述着
她看到的一切，原本以为就是简单的战
场包扎，没想到要救护的“伤员”如此
逼真，一下子让她“有种置身战场的感
觉”。

男兵负责固定伤员，女兵负责迅速
包扎，居然比其他组更加高效。接下来
的课目，男兵和女兵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佟传蕊隐蔽侦察，向战友传递数据，男兵
实施精准火力打击；李贺被任命为狙击
手，掩护着战友快速通过……

若是每个“指头”不够坚硬，攥起来
怎么能形成“铁拳”？

对于特战旅的男兵和女兵来说，那
次协同作战之后，相互关注的焦点开始
有了变化——对方的优势是什么，战场
上协同的关键是什么……

夜深了，雪仍在下。雪夜狙击训练
紧张进行中，女兵们和自己的男兵“搭
档”静悄悄地潜伏在山林之中。
“葛芳排长告诉过我们一句话，我一

直记在心里。”趴在雪地上的李婷对我
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
走很远。”

在女子特战分队的营房里，珍藏着
一幅手绘稿，那是一名已退伍的特战女
兵为战友们设计的徽章——“TZ”特战
标识顶部，盛开着一朵木兰花。仔细端
详，又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
“血热了，风雪中也不妨盛开！”特战

女兵们笑着告诉我。

左上图：VR全景记录女子特战分队

战术对抗训练。

“血热了，风雪中也不妨盛开”
—从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女子特战分队冬季训练透视新时代革命军人练兵热情

记者观察

一个人、一杆枪、一台战场监视
仪，某特战旅下士何德昊悄然出发，转
身便融入茫茫夜色。

1月 21日夜，一场严寒条件下夜
间突袭演练悄然展开，何德昊担负着
侦察“敌”指挥所情报的重任。由于
“敌”阵地配置在一处狭窄地域，不便
于小队行动，何德昊独自前出、抵近侦
察。
“我们侦察兵就是首长机关的眼

睛，情报越细致，对于制定作战计划越
有利。”何德昊年仅 23岁，已经荣获集
团军优秀侦察兵称号，荣立三等功一
次。他告诉记者，像这种独闯“敌营”
的任务，他已经执行过很多次了。

去年一次演习中，何德昊所在红
军对蓝军机场进行夺控任务。由于蓝
军占有机场瞭望塔优势，防守严密，多
数前出侦察的小分队无功而返。一时
间，红军进攻受阻。
“侦察不到目标，指挥部无异于失

去了眼睛，还怎么打！”环顾四周高高
耸立的瞭望塔，多次靠近蓝军机场失
败的何德昊内心变得焦躁起来，稍微
高点的地方都被蓝军重兵把守，爬上
去无异于自寻死路。

风呼呼地吹着，何德昊发现远处
有一大片密林无人把守，他弓着腰朝
密林摸了过去。到了跟前何德昊才发
现，密林中布满荆棘和铁丝网，蓝军断
定无人敢进，所以未加看管。
“来当兵就不能贪生怕死！”这是

何德昊入伍之初立下的信念，他将侦
察仪器护在胸前，咬着牙钻进了密林
中。最终，指挥所凭借何德昊传回的
视频画面，成功完成机场夺控任务。
而此时的何德昊，身上已是伤痕累累。

尽管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对于这
次任务，何德昊丝毫不敢大意。

在距“敌”阵地前沿还有 2公里的
距离，何德昊便猫进了雪窝里。“尽管
是在夜间，但这里积雪较多，对光反射
很强。”何德昊提前转入潜伏状态，一
方面刻意降低自身温度，另一方面也
能够有效规避“敌”微光夜视器材侦
察。

伴随着“嘎吱、嘎吱”的轻微声音，
何德昊在雪地中慢慢向“敌”指挥所前
行。仿佛过去了半个世纪，他终于潜
伏至“敌”前沿一处高地。何德昊屏住
呼吸，架设好器材后，立即一动不动地
趴在雪堆中。

不知过了多久，“嘀、嘀！”一阵急
促的信号声响起，何德昊心里一个激
灵：“目标锁定了！”之前还如同卧松一
般岿然不动的他，双手在键盘上运指
如飞，一组组目标信息迅速流转至指
挥系统……

版式设计：梁 晨

战地“鹰眼”
夜闯“敌营”

一个小时，摔了20跤。
“张艺藐，站起来！”中队长徐海晨

将我一把拉起。还没站稳，“啪！”就又
是一个猛摔。
“第 21跤!”我暗暗叫苦，跟特战队

员学滑雪？不知起初哪来的勇气……
向北走，这里是位于祖国北端的特

战旅，代号“血狼”。细嗅凛冽空气，闻
到一丝“野性”的气息——

林海雪原，一支 12 人的特战小分
队身着伪装衣、脚踏滑雪板从我眼前掠

过。随后队员一只脚支地，紧接一个半
旋平稳落地，迅速举枪，接近目标，如
“狼”掠食一般迅准！

我跃跃欲试，中队长徐海晨朝我半
挑起眉毛，这显然是不信任的信号。战
术上讲究知己知彼，了解这支队伍后，
我的自信瞬时被杀下去一半。

50 公里冬季极限体能训练，标准
线为 24小时，他们仅用 7个小时完成所
有项目，无一人掉队。

我注意到，徐队长总是用右臂发

力。一次滑倒，我将自己挂在他的左
臂，他轻微抖动，随即发力将我提起。

追问再三，得知他在一次训练中受
伤，左小臂骨折，打进 4根钢钉。可训
练他一项都没落下，拖着伤臂和队员两
人一组肩扛 70公斤圆木，硬生生单用
右肩完成任务，汗水挂在脸上又结成
冰。

他说，滑雪行军让人上瘾，但属于
勇敢者的游戏。

去年冬训，一名战士“放坡”时，为
躲避障碍物，重重砸进雪堆，不料里面
藏着半截被雪压断的树枝，钻心的疼。

一个趔趄，我终于站稳。
看着特战队员“雪上飞”的矫健身

姿，心里直痒痒，问徐队长，“我想要练
成你们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才只是皮毛，要想完成整套动

作，起码要在雪地里摔上两周。”谈到滑
雪，徐海晨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嬉戏，“开
玩笑！战场上可不允许你摔倒。”

本以为这群北方的“狼”早已见惯
了雪。了解后才知道这支队伍来自天
南海北，战士汪旭来自四川，之前从没

见过这么大雪。“到这儿适应吗？”我问。
“下雪就不打仗了吗？一个字，

练！”还没说完，队长一声令下，他朝我
扬起下巴，随即“嗖”地一下飞身滑向坡
道，留给我一个冲锋的背影。

雪道在前，“血狼”在后，滑行而下，
酣畅淋漓，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只有想着一定可以战胜雪道，才能
坚定方向，但凡有一丝害怕，思绪出现
丝毫偏差，雪道一定会让你为自己的懦
弱付出代价。在“放坡”时摔倒，大部分
人是被心里的那道坎绊倒。
“血狼”们都足够骄傲，我在他们脸

上看到相似的神情，目光明亮坚定，似
对所有危险报以一声长啸。

又是一个摔倒，看着同行的“血狼”
越滑越远，我忍痛独自站起，目送他们
奔向远方。

下午 4时，太阳像怕冷似的迅速退
场。轰隆隆一场后，林海雪原重归寂
寥，它们静待“血狼”再次归来。

左图：无人机航拍特战小组在雪野

上展开战术训练。

雪拥林海，阻挡不住“狼”的脚步
记者亲历

-33℃的青春是什么味道？

是彻骨的寒冷。“雪的浪漫属

于所有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

在雪中感到浪漫”。在雪地中跋

涉，每一步都挑战着毅力；潜伏在

雪窝子里，每一秒钟都是对意志

的考验。这样的青春，很“酷”。

是沸腾的热血。从那一张张

被风雪吹红的青春面庞上，我们

感受到他们为追求胜利而加剧跳

动的心脏。在-33℃，冰冷和火

热这对矛盾的词汇，就是对特战

队员青春味道的最佳形容。

是如铁的执着。对于特战

队员来说，他们选择的青春是不

同寻常的。同龄人在城市咖啡

屋中边聊天边赏雪的时候，他们

在-33℃里爬冰卧雪，驻守边疆；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铸就祖国最

坚强的安全防线！

心之所向，不问西东。特战

队员告诉我们：“这是我选择的

路，即便再苦，因为心中觉得这是

有意义的事，所以值得。”

致敬！祖国的青春军人。致

敬！军人的冰雪青春。

融媒体小组采访感言


